















90%，大約 10% 的人口為非漢族族群。3) 歷代中國政權的疆土領域中其實一直存在
1)　 程季華主編《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二卷，中國電影出版社，1998 年（初版 1963 年），401-409 頁。
中國各種傳媒包括廣播影視和報紙一向被看作是「黨和人民的喉舌」。這一被廣泛運用在中文語
境之中的修辭方式或可追溯至 19 世紀馬克斯的有關報刊的理論。
2)　 中國電影家協會編《論中國少數民族電影》，中國電影出版社， 1997 年。影片數量根據書中附錄
（356-379 頁），由筆者統計整理。















































































































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網站。http://www.seac.gov.cn/ （民族工作大事記 1956） http://www.seac.gov.cn/art/ 
2011/5/13/art_134_122096.html（2012 年 7 月 30 日）




















































































日本人 中國人  
（山本） 
少數民族 
A  回族無產階級（回民支隊 : 馬本齊）
B  回族有產階級（白大隊長）
漢　　族 































































































     在這場戲中，登場的日本女性和朝鮮族女性分別身著本民族的傳統服裝─和服
（kimono）和韓服（chima jeogori），她們之間力量極端不均衡的對壘正象徵著兩
個民族之間長久以來的欺壓與被欺壓的關係。完全處于劣勢的朝鮮族女性雖然勇敢
不屈服，但卻無力抵抗。影片中的金玉姬被山本太太的兩槍打斷左腿，肺部也被打
穿，奄奄一息的她被當做死人扔進萬人坑。此時，一個漢族的女性李大娘登場，她
從萬人坑中救出一息尚存的金玉姬，將她藏進山洞，並為她療傷。山本太太所肯求
的「女人的同情心」絕無可能存在於朝鮮族女性和日本女性之間，而漢族女性的幫
助令朝鮮族女性重新獲得新生。抗日影片中絕少登場的日本女性，如金玉姬所痛斥
的，是不值得同情的「瘋狗」，她不可理喻的凶殘只起到了強化漢族與朝鮮族紐帶的
作用，而萌生於戰場之外的女性情誼再一次肯定並強調了漢族和朝鮮族之間的民族
團結和共榮。
　　影片的後半部分，傷愈的金玉姬來到煤礦區尋找共產黨組織，在礦工女兒劉桂
蘭（漢族）的幫助下重新聯係到黨組織。此後，金玉姬一直堅持在礦山領導工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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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戰爭記憶的重構和再現 :試論兩部「少數民族」抗日電影
日本人做鬥爭，直到戰爭結束。在影片的最後一場戲中，金玉姬終于和回到東北的
政委老王以及小李子重逢，她重新穿上久違的軍裝，坐在桌前看老王批閱文件，此
時畫外音配樂激昂的合唱唱到 :「建設美好的新社會，自由幸福萬年春」。少數民族
與漢族一起並肩投入社會主義建設的藍圖，成為影片的最後一個鏡頭。
結　語
　　《回民支隊》和《金玉姬》拍攝當時的一九五九年，距離故事發生的時代已經過
去了整整二十年，與戰爭時期製作的抗戰影片相比，二十年後製作抗日影片的目的
明顯並非僅僅只是為了喚起觀眾的對敵鬥志。少數民族抗日電影，其實講述的是一
個在共同抗敵過程中少數民族在漢族幫助下成長並獲得新生的故事。而建國後將戰
爭記憶再次重構、並放大展示在銀幕上，這一過程無疑在提醒各個族群的觀眾 : 今天
的江山是我們一起打下來的。戰爭記憶的再現，強化了不同族群的國民之間的聯係
紐帶，在國民意識的建構過程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不知原因為何，抗日主題的少數民族電影在一九五九年之後似乎沒有再次出現。
文革以後直到今天，少數民族電影仍然經常出現在銀幕上，雖然無法看到所有的影
片，但可以肯定以抗日為主題的影片並不多見。中日戰爭甚而民族對立這樣敏感的
話題不復出現在當今的少數民族電影之中，從國家統一管理的電影體制中脫離出來
的今天的中國電影人，多半也無力挑戰如此沉重且困難的話題。在今天大多數的少
數民族題材的影片中，少數民族居住區被描繪成一處能淨化心靈的和平安寧的所在，
居住在城市的漢族人可以在此體會一次充滿異國情調的神秘之旅。美麗異域的描繪，
更能令城市觀眾動心，從而獲得票房。
　　在商業主義社會的今日中國，少數民族電影不再烽火連天，但同樣的，銀幕上
所展現的，仍舊並非少數民族地區的真實，而只不過是漢族電影製作者對於異域的
想像。
